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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《红楼梦》中大量的医药方面的描写,有着极高的审美价值,形成《红楼梦》特有的中医美学。《红楼梦》以先

天之病确定人物性格的基本走向:贾宝玉的孽根祸胎与执着一念,林黛玉的不足之症与愁肠百结,薛宝钗

的胎中热毒与待时而飞,都是作者对人物性格基本走向的一种“设定”。《红楼梦》以诊断治疗推动人物性

格的不断发展,一副“虎狼药”,既是贾宝玉爱心酿造的恶果,也无情地折射了林黛玉命运,还引起情节上广

泛呼应和联动。《红楼梦》以百药无效挥洒了作者泪尽而逝的一把辛酸,秦可卿是看出大厦将倾并开出“善
后药方”的红楼第一人,贾宝玉则做了百药不效、于国于家无望的“形象代言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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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医在《红楼梦》中有着相当的篇幅和重要的地

位。透过这些医药现象,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对于人物

性格形成过程的解析、人物命运发展的预判,甚至是

草蛇灰线,伏脉千里,对贾府未来发展走向的暗示。
这就形成了“中医美学”。“中医美学”是运用中医的

基本理论及其诊断治疗,进行人物塑造、主旨表达所

形成的有着丰富文学内涵的审美范畴,“中医”是底

色,“美学”才是锦绣,才是可以从文学角度欣赏作品

的介质。
一、以先天之病确定人物性格的基本走向

中医认为,人之病必有其因。人物性格,在一定

范围内是人物身体状况的一种表现。人的精神状态,
受五脏控制。《黄帝内经》认为 “心主神明”:“心者,
君主之官,神明出焉”,是“五脏六腑之大主,精神之所

舍也”[1]。
肝、心、脾、肺、肾,都具有藏神功能,《黄帝内经》

认为:“心 藏 神,肝 藏 魂,肺 藏 魄,脾 藏 意,肾 藏

志。”[1]40 神、魂、魄、意、志在“心”统帅下,共同完成精

神情志活动,支配人的各方面的表现。正是这些情志

活动的复杂的综合作用,才有了不同的“性格”,有了

不同的“形象”。人之五脏,有先天差异,也有后天改

变。五脏有病,必然引起情志方面的变化。《红楼梦》

的三位主要人物,不约而同地患上了“先天”之病,这
不是偶然。正如十二钗的判词,这是作者的一种“设
定”,是对人物性格基本走向的主观约束。

(一)贾宝玉:孽根祸胎与执着一念

“面若中秋之月,色如春晓之花”的贾宝玉,“无故

寻愁觅恨,有时似傻如狂”(本文所引《红楼梦》原文,
皆出自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),这是什么病? 一

般人看来,这不过是富贵公子的一点臭脾气、坏习惯

而已。但是,他又的确犯过病,且一次比一次严重,甚
至差点没救过来。宝玉也知道自己有病,有一次他很

凄楚地对黛玉说,“我也得病了,不敢跟你们说,只有

你的病好了,我的病才能好。”
宝玉者,顽石而已,于无可补天之后,在灵河做了

神瑛侍者,并且爱上了一颗绛珠仙草。凡心偶炽,他
被一僧一道带到凡间。成为凡人的贾宝玉,自然会去

寻求自己的另一半,于是遇上了似曾相识的林黛玉,
就有了恋爱过程中的试探、误会、交心、盟誓。更由于

同时投胎的还有“一干风流冤家”,事情就变得更加复

杂、甚至难以把控。
所以,宝玉之病,就是“孽根祸胎”,是先天的。他

要做的事情,也是投胎前就基本决定了的。他不是

“补天”之料,而是风月债主。“厚地高天,堪叹古今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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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尽;痴男怨女,可怜风月债难偿”。
警幻仙姑把贾宝玉称为“天下古今第一淫人”,并

且解释说,“淫虽一理,意则有别”。贾宝玉之“淫”,不
是“皮肤滥淫”,而是“意淫”,“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

……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”。所以,贾宝玉的女人缘

是极好的,众星捧月,而贾宝玉对别的女人,尤其是宝

钗和可卿,也不是没有感觉的。但是,对宝钗,贾宝玉

所爱的是她的健康之美,他曾暗想,宝姐姐的这双胳

膊,要是生在林妹妹身上就好了;对可卿,贾宝玉表现

的是一种性的萌动,可卿在他眼里,“鲜艳妩媚有似乎

宝钗,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”,“兼美”“可卿(亲)”。
眼花缭乱的红粉世界里,贾宝玉依然有着自己的

定性,“都道是金玉良言,俺只念木石前盟”。这种坚

定,源于先天的“顽石”秉性,源于灵河岸边的那段情

愫。所以,当他的执着遇到阻力时,他就会“犯病”,摔
掉“命根子”,甚至“死个大半”。撇开作者的障眼法,
这不就是为了爱情不顾一切,甚至以死抗争的表

现吗?
因此,对于贾宝玉的“执着一念”我们可以从两个

层面来理解,一是前途层面的,他放弃“补天”,远离

“经国济世”,而执着于“意淫”之中;另一个层面是爱

情的,“终不忘世外仙姝”。而这些,都来源于他的“孽
根”“祸胎”,这是《红楼梦》在病源设计方面的良苦用

心。同样,在林黛玉、薛宝钗的病源设计上,也是异曲

同工的。
(二)林黛玉:不足之症与愁肠百结

林黛玉的病也是先天的。她一进贾府,众人见她

“年貌虽小,其举止言谈不俗,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,
却有一段自然风流态度,便知她有不足之症”。她“从
会吃饭食时便吃药,到今未断,请了多少名医修方配

药,皆不见效”。
林黛玉果真是“不足之症”? 红学研究中,有人认

为林黛玉得的是肺痨,有咯血病状为证;有人认为是

抑郁症,有长期失眠为据。其实这正中了作者的圈

套。黛玉之病,正如宝玉之病,岂可以凡人视之? 我

们没有办法给宝玉之病定性,也没有办法给黛玉之病

定名。请看她的肖像,“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,一双似

喜非喜含情目”“似蹙非蹙”,这才是病状。文学上的

肖像描写在中医属于“望诊”的范畴。望其眉目,尽管

有“罥烟眉”告诉我们,这个姑娘是超凡脱俗的,但是

“似蹙非蹙”反映的是其内心的郁结。脂砚斋在评此

肖像描写时大为赞叹“奇眉妙眉,奇想妙想”,“奇目妙

目,奇想妙想”[2],甚至在评论凤姐的肖像描写之后,
说“作者读过麻衣相法”[2]49。中医界行话,“望而知

之谓之神”,在“望闻问切”四诊之中,望诊是最为高明

的。作者读过麻衣相法,这里的肖像描写就更具有诊

断价值。
林黛玉常吃的药是“人参养荣丸”。“人参养荣

丸”出自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,是宋代之前就有的古

方,主要药物有:人参、黄芪、茯苓、白术、炙甘草、当
归、陈皮、远志、五味子、桂心、熟地黄、白芍,加一点生

姜、大枣[3]。这个方子是由十全大补丸演化而来的,
基本作用是“补益”,益气补血,养心安神。这个方子

貌似对症,其实离题甚远。黛玉之病,关键是“郁结”,
是“情债难偿”的苦闷。清代大医唐容川在《血证论》
中说:“一切不治之症,皆由不善祛瘀所致。”[4]这里的

“瘀”,指的是血瘀,泛而言之,气之郁、痰之滞都是

“瘀”,且郁、滞、瘀还可以转化。所以,黛玉之病,当以

解郁为要。王太医也确实给黛玉解过“郁”,用的是柴

胡剂,包括逍遥散,也没有什么效果,这就是说,黛玉

之“郁”,非凡人之病症可比,她的愁肠百结,当有“系
铃之人”方可解得。未能解郁,而进补益,非但无益,
反而有害。虚不受补,必死无疑。这是作者给黛玉的

命运规划。
(三)薛宝钗:胎中热毒与待时而飞

薛宝钗的病,据她自己说,是娘胎里带来的。脂

砚斋说“宝钗之热,黛玉之情,悉从胎中带来”[2]76,所
以,宝钗之病也按先天论之。

宝钗进京,与黛玉不同,她是因为“今上崇诗尚

礼,征集才能,降出世之隆恩,除聘选妃嫔外,在仕宦

名家之女皆亲达部,以备选择为宫主君主入学陪侍,
充为才人赞善之职”而进京候选暂时寄住贾府的。可

是“候选”没了下文,“那种病又发了……这两天没出

屋子”。
宝钗什么病? 专治无名之症的和尚说了,这是

“从娘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……吃寻常药是不中用

的”。这股“热毒”,脂砚斋毫不留情地说白了,是“凡
心偶炽,是以孽火齐攻”[2]62。中医讲究“热则寒之”,
于是就有了“冷香丸”。这“冷香丸”,要春天的白牡

丹、夏天的白荷、秋天的白芙蓉、冬天的白梅花四样蕊

各十二两,于次年春分日晒干,和在药末子一处,一齐

研好。又要雨水日的雨水、白露日的露水、霜降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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霜、小雪日的雪各十二钱。“把这四样水调匀,和了

药,再加蜂蜜十二钱,白糖十二钱,丸了龙眼大的丸

子,盛在旧磁坛内,埋在花根底下。若发了病时,拿出

来吃一丸,用十二分黄柏煎汤送下”。这真是“海上

方”,难怪周瑞家的听了笑道:“阿弥陀佛,真坑死人的

事儿! 等十年未必都这样巧的呢。”幸好,宝钗有福,
一次性都凑齐了,做成了“冷香丸”,宝钗得救。

“冷香丸”真的救了宝钗? 脂砚斋说,“香可冷得,
天下一切无不可冷者”[2]63,宝钗在平时表现出的装

愚守拙、行为豁达、随分从时似乎证明了这一点。但

是,天机有时是藏不住的,她期待的是“好风频借力,
送我上青云”[5],尽管她标榜自己“淡极始知花更

艳”[5]130,但心底里最终还是追求“钗于奁内 待 时

飞”[5]7。她在犯病最重的时候,甚至用上了“至宝

丹”,“至宝丹”是中医“凉开三宝”之一,有极好的降温

效果。“冷香丸”(包括“至宝丹”)没有使这位姑娘真

的冷下来,相反,在这种寒热错杂的不断煎熬中,她
“金簪雪里埋”了,这也是作者早就给她安排好的

宿命。
二、以诊断治疗推动人物性格的不断发展

小说中的“病”,正如诗歌中的“意象”,是浸透作

者情感、寄托作者意愿的,超越了客观事物本身而成

为主观意识的投射。《红楼梦》“病”的设计,是一种高

超的艺术,有着极其重要的审美价值。由此而下,诊
病、治疗,乃至预后,就都应从美学角度加以审视。只

有这样,才有可能发现和挖掘作者真正的创作动机。
(一)“虎狼药”:贾宝玉爱心酿造的恶果

第五十一回“薛小妹新编怀古诗,胡庸医乱用虎

狼药”,这是“医药”第二次进入作品的回目,是个大关

节(第一次是第十回,关于秦可卿的,后文会论及)。
这次是袭人归家探亲,晴雯和麝月便“作”了起来,大
雪天,大半夜,麝月居然去看“好月色”,而晴雯却要偷

着去吓唬她。可惜晴雯没穿外衣,着了风寒,“早起就

嚷着不受用,一日也没正经吃饭”,第二日“鼻塞声重,
懒怠动弹”,显然,晴雯感冒了! 因为要瞒着上头,于
是就悄悄地请了个大夫 “胡庸医”。胡大夫开的方

子,被贾宝玉斥之为“虎狼药”。这个方子,药物有紫

苏、桔梗、荆芥、防风、枳实、麻黄等,这是一个合方,由
荆防败毒散、麻黄汤,外加润肺、宽胸、下气诸药组成。
荆防败毒散,是治疗流感的,麻黄汤治疗伤寒的。尤

其是麻黄汤,这是张仲景《伤寒论》里的重要方剂,发

汗效果非常好,还有平喘润肺的作用[6],应该很对症。
尤其是冬天,用麻黄更当其时。麻黄,《神农本草经》
归为“中品”,“味苦,温。主中风、伤寒头痛……发表

出汗……止咳”[7]。宝玉是根据“旧年我病了……他

(王太医)瞧了还说我禁不起麻黄石膏枳实等虎狼之

药”的经验,做出这样的判断的。于是重请了王太医,
开了些陈皮、当归、白芍,这些药治伤寒,真是不痛不

痒啊,晴雯吃了怎么样呢? 她的病其实一直没好,加
上“病补孔雀裘”的劳累和“抄检大观园”的打击,“俏
丫鬟抱屈夭风流”,死了!

设想一下,如果用了胡大夫之药,快刀乱麻,斩草

除根,也许晴雯就挺过来了。王太医之用药,明显就

是迎合主人心意的应景之方。所以,晴雯之病得以恶

化,全在宝玉之“功”。这样说来,宝玉有“杀人”的嫌

疑。宝玉是用“爱心”杀人的,别人不觉为过。中医有

言,人参杀人无过,大黄救人无功。这是说吃人参吃

死了,人们不怪人参,而大黄尽管能救人于水火,却依

然被人们视为“毒药”。宝玉这次就做了回“人参”。
(二)“虎狼药”:林黛玉命运无情的折射

宝玉为什么这么做? 仅仅是宝玉对于中医的一

知半解吗? 非也。宝玉对于晴雯,是爱之过甚。我们

都知道,“晴有林风,袭乃钗副”[2]151,这晴雯就是宝玉

眼前的林黛玉。宝玉对于黛玉,情之切,爱之深,《红
楼梦》中随处可见。宝玉发病,除了一次是中了妖魔

以外,都与林黛玉有关,尤其是“紫鹃试玉”,说是林

姑娘要回苏州了,宝玉头顶上像打了一个焦雷一般,
“呆呆的,一头热汗,满脸紫胀”,“眼珠儿直直的”,“口
角边津液流出,皆不知觉”,甚至“眼也直了,手脚也冷

了,话也不说了”,“掐着也不疼了,已死了大半个了”。
这一次是紫鹃制造出的“误会”,其实宝黛之间的“误
会”更多,常有“求全之毁,不虞之隙”,脂砚斋说这“八
字为二玉一生文字之纲”[2]87。

所以,晴雯之死,宝玉之责;黛玉之亡,宝玉岂能

无过? 是“人参杀人”之过也,奈何! 贾琏也曾就黛玉

用药提过意见。黛玉一次因受了刺激而病倒了,王太

医用“黑逍遥散”来疏肝保肺。逍遥散是小柴胡汤的

变方,柴胡是主药,有“推陈致新”之效[7]144,贾琏一

看,觉得不妥,问道:“血势上冲,柴胡使得么?”王太医

笑道:“二爷但知柴胡……为吐衄所忌,岂知用鳖血拌

炒……能培养肝阴,制遏邪火?”显然,贾琏的意见纯

属“多余”。但是,贾琏之举恰又映衬了宝玉,更见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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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对晴雯(黛玉)用心之重、之过。
当然,归根结底,林黛玉、晴雯都是死于“风刀霜

剑”,这是根本性的问题,与“宝玉杀人”有着本质的

不同。
(三)“虎狼药”:情节上广泛呼应和联动

晴雯生病,宝玉用了大心,这或是爱屋及乌。在

宝玉自己,此心天地可鉴,但在别人,尤其是黛玉,总
还是雾里看花,于是就衍生出“紫鹃试玉”,宝玉大病

一场,“王太医不解何意”,“贾母又命将祛邪守灵丹及

开窍通神散”一起拿来,忙了一通。这次“试玉”,最终

的效果是,宝玉借机揭开了自己的肺腑:“我只顾这会

子立刻我死了,把心迸出来,你们瞧见了,然后连皮带

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———再化成一股烟,一阵大风吹

的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,这才好。”
这次“试玉”,触动了贾府高层的神经,他们甚至

启动了“特务”机制,使得大观园顿时恐怖起来,“惑奸

谗抄检大观园”“俏丫鬟抱屈夭风流”。
晴雯之死,在《红楼梦》中是一场感人的重头戏,

不仅有宝玉的探视,晴雯的指甲,二人互换的贴身小

衣,还有后来的一篇《芙蓉女儿诔》。
正是这篇让黛玉大为赞赏的《芙蓉女儿诔》,就因

为改动几个字,就使黛玉“斗然变色……无限的狐

疑”。须知,这个改动是黛玉自己提出来的,她怎么也

没有想到这篇诔文稍加改动,竟然是“诔”自己的,“茜
纱窗下,我本无缘;黄土陇中,卿何薄命”[5]218,“晴有

林风”在此得到完全的诠释,宝黛的爱情悲剧,高潮即

将到来。
正是这种呼应和联动,也正是人物命运的相互折

射,才使我们有了更广阔的审美空间。“寒潭度鹤影,
冷月葬诗魂”,凄美之致。

三、以百药不效挥洒泪尽而逝的一把辛酸

这里的“泪尽而逝”不是说林黛玉,而是说作者。
在第一回那首“一把辛酸泪”诗之后,脂砚斋批曰:“能
解者,方有辛酸之泪,哭成此书。壬午除夕,书未成,
芹为泪尽而逝。余尝哭芹,泪亦待尽。……甲午八月

泪笔。”[2]8

一个伟大的作家,必然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,曹
雪芹写病,写治病,可惜最终都“百药无效”,他没有找

到他所期待的“良药”,只能“泪尽而逝”。他最为钟情

的林黛玉死了,如他自己一样“泪尽而亡”;他倾注同

情的薛宝钗,人或在,心已枯,雪埋金簪。作者最为顿

足和哭泣的,不只是钗黛二人,还有秦可卿、贾宝玉。
贾宝玉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不言而喻,而秦可卿,因
为备受争议,似乎不好与贾宝玉相提并论。但从治病

求药的角度来说,秦可卿是看出大厦将倾并开出“善
后药方”的红楼第一人;贾宝玉则是百药不效、于国于

家无望的“形象代言人”。
(一)秦可卿:“知道这病不过是挨日子”
应该说,最先看出贾府“百足之虫死而不僵”“外

面架子虽未甚倒,内囊却也尽上来了”的是冷子兴这

样一个冷眼旁观人,他是外人。从贾府内部来说,首
先看破的,是秦可卿。

秦可卿因为沾了个“淫”字,很容易影响读者尤其

是评论者对她的客观判断。试问,贾珍有那么傻吗,
非用一个贾府里最为隆重的葬礼把“爬灰”坐实? 宝

玉有那么傻吗,会为一个尽人皆知的淫妇之死口吐鲜

血? 王熙凤有那么傻吗,会跟一个名声臭到家的侄媳

妇成为知己?
其实,细读秦可卿判词,就会发现另有玄机。判

词全文“情天情海幻情深,情既相逢必主淫;漫言不肖

皆荣出,造衅开端实在宁”[5]35。这里要特别注意两

个地方,一是“情既相逢”,一是“不肖”。
关于“不肖”,荣府写得很多,但关键的地方还在

于与贾宝玉有关的情节,一次出现在给贾宝玉的《西
江月》二 首 之 中,“天 下 无 能 第 一,古 今 不 肖 无

双”[5]14,一次出现在三十三回“不肖种种大承笞挞”。
对于贾宝玉的“不肖”,我们已经善意地理解为“叛逆”
了,那么对于秦可卿呢,我们该怎样理解最为妥当?

“情既相逢”是两相情愿的事。秦可卿的感情不

全在她的丈夫贾蓉身上,这是可能的,因为贾蓉的感

情也不全在秦可卿身上。精神出轨,也是“淫”,是警

幻仙子所说的“意淫”。秦可卿的“意淫”对象未必就

是贾珍,在太虚幻境,她可是贾宝玉的性启蒙者。
秦可卿作为看出贾府未来走向的红楼第一人,她

在临死前以托梦的方式,向贾府的实际当家人王熙凤

表达了自己的预判[8]。尽管贾府还有“瞬息繁华,一
时欢乐”,甚至还有“烈火烹油、鲜花自锦之盛”,但很

快会“三春过后诸芳尽”“树倒猢狲散”。于是,她给凤

姐开了一个“善后药方”:“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

地亩……以备祭祀,将家塾亦设于此”,“便败下来,子
孙回家读书务农,也有个退步”。

这个“善后药方”,与冯紫英推荐的张友士给秦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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卿开的药方何其相似。张友士“医理极精,且断人生

死”,他经过诊断,把秦可卿的病症说得分毫不差,开
出了一个大方“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”,贾蓉看了说:
“高明得很。”但是,贾蓉还是忍不住问了:“这病与性

命终究有妨无妨?”张说:“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,总是

过了春分,就可望全愈了。”这个方子,虽然让秦可卿

挨过了冬天,但终究无力回天,秦可卿“回去”了,回到

了太虚幻境。
可卿必死。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,看起来是那么

切合病症,但稍加分析,就会发现,这个方子实际还是

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”而已。“心气虚而生火”,就益

气,“肝家气滞血亏”就和肝,“肺经气分太虚”就养荣,
“脾土为肝木所克”“不思饮食”,就补脾,为何不追究

一下,秦可卿年纪轻轻怎么就有这些病症? 病机为

何? 病因何在? 万病必有其源,而张友士竟然把秦可

卿的“月经后期”这一病症当作病源,还的的确确地

说:“是的,这就是病源了。”岂不荒唐!
倒是秦可卿的婆婆尤氏的几句话值得特别注意,

她说秦可卿“虽说见了人有说有笑,会行事儿,他可细

心,又心重,不拘听见什么话儿,都要掂量个三日并五

夜才罢。这个病就是打这个秉性上头思虑出来的”。
因为“细心”“心重”,流言蜚语对她就有格外的杀伤

力。脂砚斋说:“焦大之醉,伏可卿之病至死。”[2]134

焦大醉骂真的这么厉害? 是的,因为秦可卿“心
虚”。秦可卿,有兼钗黛之美的容貌,有上上下下全面

认可的贤惠,有一双从繁华看到衰败从眼前看到未来

的慧眼,但是,她还有一个逃不出的“情网”。她之“情
海”,在“情天”之下,“情深”难以自拔,这是她的软肋。
中医认为,正气存内,邪不可干。反之,正气虚则邪气

入。“宿孽总因情”[5]55,所以,焦大之骂,才有如此的

杀伤力。对于可卿之死,脂砚斋连声叹息:“惜哉可

卿,惜哉可卿!”[2]189 脂砚斋对秦可卿是理解宽容和

惋惜的。借用脂砚斋在另一处的批语:“天下事无有

不可为者。总因打不破,若打破时何事不能?”[2]107

秦可卿若能破了这张“情网”,何至如此!
张友士的“药”救不了秦可卿,秦可卿的“药”也救

不了贾府。他们的“药”,从医学角度看,都只能算是

“安慰剂”,是治不了病的。无可奈何花落去,各自需

寻各自门。
(二)贾宝玉:“也弄了一身病只好挨着”
贾宝玉,作为百药不效、于国于家无望的“形象代

言人”,最为恰当。我们看宝玉用过的药。
一是王太医的中药和贾家的秘方。这在“紫鹃试

玉”贾宝玉发病时已经有了充分的展现。王太医的方

子没有详写,贾母拿出的家藏秘制成药一是祛邪守灵

丹,一是开窍通神散,虽然没有提供方剂,但其作用,
一看便知,祛邪,开窍,醒神,安神,这些药的作用如何

呢? 还不如紫鹃的几句话。紫鹃之言才是贾宝玉的

“定心丸”。反过来看,太医之药和贾家秘制,治不了

贾宝玉的病。
二是贾政的家教和宝钗的良言。这也是“药”,是

贾府用来治宝玉之“病”的,施治者是贾政,还有助手

薛宝钗。先看第九回“顽童闹学”处,宝玉向贾政请

安,回说上学里去,贾政冷笑道“你如果再提‘上学’两
个字,连我也羞死了……仔细站脏了我这地,靠脏了

我这门”,本是一件好事,却惹得贾政如此生气,可见

宝玉在上学的问题上,早就是个让贾政失望的“困难

户”。脂批云:“此等话似觉无味无理,然而作父母的,
到无可如何处,每多用此种法术,所谓百计经营、心力

俱瘁者。”[2]156

这“药”似乎还太“文”,效果不佳,那就改用“武”
的,且看三十三回的贾宝玉大承笞挞处,贾政气得面

如金纸,“喘吁吁直挺挺坐在椅子上,满面泪痕”,一迭

连声:“拿宝玉来! 拿大棍拿绳来! 把门关上!”把宝

玉打个半死,还要把他勒死。这也引来宝钗送来“良
药”还有一番“忠言”,管用吗? 脂砚斋批道:“为天下

父母一哭。”[2]425 可见是不管用的。倒是黛玉的一饱

眼泪和一句大概只有宝玉能懂的话(“你从此可都改

了吧!”),引出的是“你放心”三字的回答和旧帕之赠,
还有林黛玉在旧帕上的三首题诗。文武兼用,又当

奈何!
三是宁荣二公的嘱托和警幻的引渡。这次用的

是“仙药”。已经早就进入仙界的宁荣二公,自知“运
数已尽,不可挽回”,“子孙虽多,竟无可以继业”,但

是并不甘心,于是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宝玉身上,“恐
无人归引入正,幸仙姑偶来,可望乞先以情欲声色等

事警其痴顽,或能使彼跳出这迷人圈子,然后入于正

路”。
警幻仙姑很是卖力,给他闻了仙香“群芳髓”,给

他喝了仙茶“千红一窟”,喝了仙酒“万艳同杯”,送他

美女可卿(兼美),还额外赠送了《红楼梦》十二支曲

子,可谓“醉以良酒,沁以仙茗,警以妙曲”,外加动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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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色。脂批:“二公真是无可奈何,开一觉世觉人之路

也。”[2]96 手段达到极致,可结果如何? 贾宝玉掉进了

“黑溪”之深渊,万劫不复。
天上人间,灵丹重剂,一切手段,于事无补。贾宝

玉无药可医,“可怜辜负好韶光,于国于家无望”。
四、结语

问病求药,贯穿作品始终,而“百药无效”才是作

者最大的心酸。虽有一万个怜香惜玉之心,他也救不

了那些“行止见识,皆出于我之上”的女子,只能以满

腔的同情,把她们都放进了太虚幻境的“薄命司”;虽
有一千个回天换日之愿,他也只能在“奈何天,伤怀

日,寂寥时”发出“食尽鸟投林,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

干净”的感慨。大厦将倾,花自凋零,红楼一泪,谁解

其心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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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esthetics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inDreamofRedMansion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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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hizhouOpenUniversity,ChizhouAnhui247000,China)

Abstract:InDreamofRedMansions,agreatdealofmedicaldescriptionisanorganicpartofthework,

whichhashighaestheticvalueandformstheuniqueaesthetics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init.Inthe
work,thebasictrendofcharacterisdeterminedbythecongenitaldisease.JiaBaoyu’s“evilroot”and
“obsession”,LinDaiyu’s“insufficiency”and“sorrow”,XueBaochai’s“embryoheatpoison”and“always
readytobesomebody”arealltheauthor’s“set”ofbasictrendofcharacters.Thenovelpromotescharacter
developmentthroughdiagnosisandtreatment.Apairof“Tiger-wolfmedicine”(thatisapowerfuldrug)

showsJiaBaoyu’sloveanditsevilconsequences,whichmercilesslyreflectsthefateofLinDaiyu,causinga
widerangeofechoandlinkageintheplot.QinKeqingisthefirstpersontoseethatthemansionwillpour
outandprescribea“remedyfortheaftermath”,whileJiaBaoyuistherepresentative,whoishopelessand
uselessforhisnationorfamily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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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责任编辑 夏强]

69

安徽开放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


